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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去接胡寄樵先
生，车到江边老 4 号码
头，他已在冷风中等候多
时。上车后，胡老便扭头
与后排座上的余龙生先生
和我寒暄几句。我看见他
眼里有几道血丝，但精神
抖擞。他从灰色羽绒服内
兜里掏出一张单折的宣纸
条，大小如蟹，递给余先
生，余先生顺手接过，径
直放进口袋。双方只有递
接动作，没有关于纸条的
任何言语。我看得清楚，
很是好奇，只是才见胡老
第二次，按了嘀咕，不敢
多问。

这大约是 2014 年的
事，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胡
寄樵先生。胡老先生已与
世长辞多年，虽未能收藏
到先生墨宝，但观先生书
法，风格独特超然，便知
其人饱经沧桑，其书自成
一家，字里行间可见先生
风神骨气。

我虽置身于书界之
外，却对书法有着不能割
舍的爱。常高攀于热情开
朗、幽默风趣的余龙生先
生，私下微信多称其老
师。有惑便问，多有所
获。前些年有幸听余先生
讲课，那是种享受，仿若
游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长廊之上，快慰至极。
偶尔遇上笔会，幸为先生
裁纸左右，观其运笔，习
其神韵，藉慰我心。我最
爱先生之隶，用笔果断，
大刀阔斧，拙成秀来。也
藏一二，视为珍宝。

那日，送胡老先生返
舍后，我便问起余龙生先
生那张纸条。先生先是神
情一愣，转而一笑，掏出
纸条，展与我看。一个
用红色圆珠笔写的像印
章 上 的 篆 字 ， 笔 画 繁
叠，我不认得。再看这
宣纸，就是随手撕下的
废 纸 边 角 。 我 一 脸 懵
懂。余龙生先生便解了
谜：胡老学识渊博，平
生注重钻研学问，有时
遇 到 难 以 辨 识 的 生 僻
字，便把它的字形摹下
来交于同道查找，以便
研究考证。这张宣纸条
子上的内容就是要查找
的生僻字。

文人之间，相交如
水。为一字而 托 于 人 ，
是 信 任 。 受 一 字 之
托 ， 也 是 信 任 。 对 学
问 的 执 着 是 一 种 文 化
自 信 的 高 姿 ， 一 张 宣
纸 条 传 递 的 是 文 化 人
漫漫求索之道和浓浓相
惜之情。

􀳁流年碎影

一张宣纸条
吴云庆

傍晚，长江大堤上仍然很紧张繁
忙。下午从徐州赶来的野战部队将一
船沙袋运到华阳闸、同马大堤与江
调圩交汇的坝顶——下午我去坝上，
看到他们正在赶运，同他们交谈，
带队的 27 岁连指导员竟然是老乡，
霍邱小伙子，姓黄，参军已经十年
了，他们连分成两拨，一拨由他带
领，一拨由连长带领，在两处抢运
抗洪物资——此时正由一批武警战
士，排成一行，接力式地将一袋袋沙
土，运到交汇处的江调圩坝，那里面
临江水，已经加高了两层，现在还需
再码一层，以防今夜江水可能的上
涨。这里是同马大堤的一个紧要处，
由于是三处的连接点，稍微不慎，不
仅将使江调圩形成毁灭，更可能直
接冲击华阳河闸和同马大堤。我也
加入进去帮着搬运。如果袋中装有三
分之一的土，大概在四五十斤，超过
一半，即有七八十斤，用手直接拎就
困难了，就得扛着运。

江调圩是外滩圩。它的上游是江
西棉船洲，江水在它的正面又形成了
汇合，今年的江水已经超过了1998年
大水，虽然军民一起上阵，全力保
圩，但江水逐渐逼近了坝顶。这个外
滩圩坝上可是住了一个整建制的村，
四五千人，一旦溃坝，后果将不堪设
想。为了减少损失，政府一方面撤出
圩内和坝上所有人，一方面开始放水
护坝，即拆出几个豁口，让江水慢慢
流进圩内，使圩内的水形成一定高
度，从而使坝内外的压力形成均衡。
但放水进圩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
题，即由于有外滩圩，这一段的同马
大堤外坡没有浇灌水泥护坡，就是一
个草坡，如果草坡出现渗漏和坍塌怎
么办，水淹上来后，人们也无法巡
查，对，现在有了大塑料布，于是运
来一捆捆，从坝顶一直滚放下去到坝
底，上面再压上沙土袋。这样就可以
挡住风浪。下午已经有一批批人，将
此事做好。这些塑料袋都是带彩色
条纹的。整个一面坡装饰上这些条
纹，很是蔚为壮观。而坝顶的草皮
上，武警和野战部队的战士们，将
自己的头盔、鞋子、水壶等一行行
整齐地排放着，也形成了一大幅壮观
的图案。我把它们拍下来，发到微信
群里，称它们为抗洪的大地艺术，受
到朋友们的点赞。

坝上来了很多人。他们不是来看
水的。大都是撤出来的村民。一位老
太太，姓王，我问她在看什么。我在
看我家。你家在什么位置。她努力指
着，就是那个拐角插红旗的地方。有
可能进水么。走时还没有，外面都被
沙袋围起来了，应该还没有。东西都
带出来了么。日常的带了点，够用
了。你家现在住哪。住在华阳商城。
儿女们可回来了。还没，他们现在都
在忙小的什么考试，他们相信政府会
好好照顾安排我们的。我下午去大轮
码头一带看了看，有一户人家被水围
了，就门口稻场一点干的，一群鸭子
蹲在那儿，还有一条狗看着，看我隔
着水拍照，它立即站起来很凶地朝我
吼着。我家也有好多鸡，现在就只能
靠狗看着了。但她随即又说，鸭子好

说，饿了跑到水里找点吃的，鸡和狗
过两天吃什么呢？

坝上每隔五百米由一个村派人看
守。我们村在76碑处，对面即是棉船
洲，远远望去，棉船洲已经陷在水
中。一开始只要求派15个人，这两天
又要求增加 5 个人。原先只有一顶帐
篷，现在20个人呆在一个帐篷里，连
转身也转不过来，中午时张士林一个
人骑着电动三轮车回村里又驮来一
顶。我去看他们时，他们一顶用来坐
坐，一顶用来躺着休息，特别是夜里
值守和巡查的，第二天一定要休息
好。但白天他们基本上都不在帐篷
里，一部分人每隔二十分钟去巡查，
不去巡查的就都坐在帐篷外或坡上草
地中。这两天天阴，气温低，大堤上
风更大，他们都两臂紧紧抱着，裹着
上衣。两个帐篷间挂着临时党支部的
牌子，帐篷旁竖着党旗，旗子呼啦啦
地飘着。这些年，村里年轻人都出去
打工去了，留下来的大都是年龄大
的。但今年看守队有几个年轻的队长
加入，还有王太红的儿子，去年才考
上大学的小伙子。我让他们年轻的一
定要多照顾年龄大的，下半夜能不让
他们参加巡查尽量不要让他们参加。
特别是这两天夜里冷，更要注意安全
和保重身体，一定要多穿点衣服。他
们说，我们看守的这一带大坝应该很
安 全 ， 棉 船 洲 的 那 边 是 长 江 主 航
道，这边的是次航道，水不凶，同
时岸边有大片的防护林，怕的就是
坝 下 的 沙 地 ， 这 里 是 长 江 冲 积 地
带，坝下都是沙，水一升高，就可
能通过坝下的沙朝里渗。这时我才
注意到坝内地里到处水汪汪的。但
只要不是浑水就没事，就说明只是
渗，如果是浑水了，就说明有可能
出现管涌之类。这也是我们巡查的
重点，由于水多泥烂，不能在上面
走，到了晚上，就只能一遍遍用手
电照，这是最麻烦人的。他们又告
诉我，我们村子老王家对面那一小
截才真要注意，那里是 1954 年破坝
的地方，后来修好了，但下面是流
沙，这几天就渗得比较厉害。你得去
好好看看，好好叮嘱那里看守的人。

好。我返回。我去了我们村那一
截。看守的人已经挖了条小横沟，让
渗出的水迅速流走。我问看守的情

况。他们说，会过一会就来看看，水
流走了，就没事了，如果不挖，水长
期积在这个地方，可能将土沤松，然
后坍塌，那就有点危险。我们会认真
的，你放心。我让村里住在那儿的人
也帮着时不时盯着。

面江隔一段，为方便人们到江边
活动，都要修一个水泥坡道。一处，
一只月牙似的小船随意地拴在那儿，
荡啊荡的，一个男的坐在坡沿上一边
翻看手机，一边抽烟，一个年轻女子
就着坡垫了块碎砖在摆洗衣服。我问
那个男子，这船是你的，水大，要不
动船尽量不要动。他头也不抬说，不
是的，我是来陪老婆洗衣服的。那你
为什么不帮着洗。她就让我帮她拎
来。前两年，江水一涨上来，就会有
大批的人甚至是县城的后山的人都来
到江边，搬个小马扎，撑着太阳伞，
开始钓鱼。也有附近村民撑着小划子
或橡皮舟在江滩树林里捕鱼，去年甚
至看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穿着齐胸
的皮裤在江边用丝网捉鱼。我说你别
掉水里了，他说一辈子在江边，就这
水掉下去我沉不了。但今年长江禁捕
后，不仅没有捕鱼的，连钓鱼也没有
了。但江边上还有另一类捕鱼的。一
只小鸟，就它一个，在江边走走停
停，不时把头猛一下扎进水里，一只
大鸟悠悠地浮在水上，随波上下，但
长着弯弯尖喙的头时不时警觉转动一
下 。 我 把 眼 光 转 了 一 下 ， 再 看 它
时，它却不见了，再过一会，它又
在另一个地方浮了出来。我不知它
这一猛子有没有收获。由于没有那
些人的捕捉，江边水中，你仔细一
看，一条条鱼竟成群结队的游着。
后来的一天早上，我再上坝时，竟
然看到大鱼带着小鱼在水面上嘴一
张一张透气。但随即我又替这些鱼
们忧虑起来。这里还是外滩圩区，
以前涨水，人们只要在退水的出口
处张一张大网，鱼都走不了了，江
外滩的水面每年似乎不要放鱼苗，
只要在涨水过后竖一张这样的大网
即可。今年虽然没有这类网了，但
这些随着江水跑到圩区来的鱼，千
万别忘了趁着水还在漫坝游出去，
否则太阳一出水就会退，你们想游
回长江就来不及了。自由也处处藏
着危险。

􀳁尘世写真

江堤即景
李传玺

抢险（资料图片）


